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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图
韩睿 作



□卢静

一

从牛肋条巷子的旅馆出来，
踏上布局巧妙的卧牛城牛脊——
一条南北通衢，可以遥想昔日车
马川流衣香鬓影的繁华。早在春
秋，绛州便与太原、临汾齐名，并
称“晋国三城”，控带关河，真是镶
嵌在晋南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
珠。如今的绛城，傍着吕梁峰云悠
悠，汾水烟光濛濛，自隋朝迁州治
到现址，亦有 1400 多年的历史
了。绛州人会说，你看，那开南门
仿佛牛嘴，北端龙兴塔俨然耸翘
的牛尾，东西天池好似活灵活现
的牛眼，东西城墙昔日还有两小
塔恰为牛犄角，而架在南门口汾
河上的浮桥，不正是亲水嬉戏的
牛舌吗？仿佛有一股热流，穿越时
空向我疾驰而来，卧牛城也昂起
首，环望着辽阔浑厚的河东沃野。
黄河以千里雷鸣之势南下穿越晋
陕大峡谷，风逝雾隐，猛湍飞浪，
书写九曲中最大的“几”字的遒劲
一笔后，一步三回首东转入海，她
是用最深情的臂弯搂抱了河东大
地呵，这片华夏文明蕴积深厚的
热土。对于一些深爱的事物，我的
笔尖不敢轻易碰触，比如泥土在
掌心迸发的磁性声音，比如饱满
的谷穗，内部一定闪耀着五彩的
光芒；比如人类在崎岖前行的所
得所失与欢欣苦痛中，猛然回首，
瞥见先民从鸿蒙里奋力擎举的一
支火把；比如屹立的城阙，或者只
是断壁残垣上的冷寂斜晖吧，总
在某个时刻，潮头般轰鸣奏响。

现在，卧牛城就隔着悠悠时
光，同我做心灵的交谈。

白云变幻，世事沧桑。多少次
了？我在列车的窗口，眺望这座别
具匠心，沿山形水势自然错落的
千年古城？而置身其中，却又深感
对称、匀整与灵动天成之美的巧
妙融合。绛州人会说，街、楼、塔、
寺、庙、观、三关五坊、两门六十四
巷的格局，在唐代就形成了。我一
边携家人漫步，一边思起中国古
人的宇宙时空观，不但深刻影响
了社会制度与形态，而且在建筑
布局中呈现，追求着整体与完美，
秩序与规律，形成了中轴对称方
城十字格局的传统。然而，万象周
流变幻无穷，化育万物的天空却
静默不语，建筑又追求着云水之
心，随机应变，及至园林之天趣，
专门避免对称与规整，深思了去，
是儒家重人文伦理与道家回归自
然两种思想的互补互济。从无到
有的“造”与自有归无的“化”之
间，怎能不注重人文的积极意义？
但人文终究要回归自然界，又岂
能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难道，这不是对现代人缺失与病
痛的矫正吗？

每个黄昏，或者白昼的闲暇，
安顿好家人后，我总是去拜访有
名的绛州三楼——钟楼、鼓楼与
乐楼。一般州府多有鼓楼，而绛州
却三楼并峙，在城西高塬上列如
宝鼎，这是绛州的一个奇特处，更
是守望绛州的深情目光。乐楼为
酬神演戏之戏台，老一辈人说，往
日逢年过节这里热闹异常，向上
是鼓楼，而钟楼地势最高，内悬金
代铸造精良的万斤巨钟，钟声清

越宏亮，相传夜静渺渺不绝数十
里呢。每逢登临，浑厚壮阔的绛州
沃野拥抱着楼头的我，平川路迢
递，千里快哉风，顿时胸中块垒尽
除，俯仰间只觉云起云落，飞鸟长
啼，原野负载着万物奔驰，地平线
上一脉远烟，似乎闪烁着从蛮荒
到文明艰辛开辟的火光，我伸出
手指，都能碰触到大地滚烫的心
跳。从历史深处响起的黄钟大吕，
撞击着每一个过客的心灵。

河风习习，鼓声渺远……
还是小时候，我对享誉海内

外的“黄河第一鼓”绛州鼓乐就煞
是神往，那宏厚慷慨的气势，出神
入化、淋漓尽致的鼓艺，犹如黄河
卷起万丈金涛，潮音迭旋，回鸣山
谷，千槌交落处，总将听者带进一
个击荡心灵的胜境。

当我伫立绛州鼓楼上，卧牛城
下蓬蓬奔涌的历史云烟，又卷来六
千年前大河岸边的土鼓与鼍鼓声，
那是一幅苍犷浑朴的上古画图，热
烈的感情，紧密的鼓点节奏，发出
了生命最强劲的呐喊。事实上，行
走于河东大地，我常常会感到随意
迈开的步子，都踩响了大地的鼓。

大地之上是苍穹。
据说鼓楼下的七星坡，旧日

石嵌的北斗星午夜会发光，不知
真假，但只鼓楼雄伟庄古的身姿
就足以吸引人了。不远处的绛州
大堂，是全国最大的州府大堂，行
走其中十分威重宽敞，又是大唐
白袍虎将投军地，楹梁间似乎也
奔腾着风云金鼓。后来，我们从七
星坡下来绕行，高低错落里仰望
鼓楼更觉巍巍，细雨磨啮着它，和
风抚拍着它，雷鸣电闪的日子里，
电光如龙蛇滑过它的廊檐，似乎
也默默向着天空诉说。

七星坡下的乐楼，是旧日献
戏娱集的热闹民俗场所，上层演
皮影戏，下层演梆子大戏。七星坡
便成了良佳的天然看台。民国时
期新绛商贾云集，那时候，你要是
拉住方圆几百里的人，打听一首

《走绛州》的民歌，没准人家张口
先给你唱上一段。城内各行当为
了生意兴隆，常常献戏敬拜本行
祖师爷，县城里庙台繁密、好戏迭
台。梆子戏前身宋金锣鼓杂戏，也
源于久远的鼓乐，并吸收了外来
因素演进而成，可见绛州人对家
乡瑰宝鼓乐的深深喜爱。

如今，听说新绛的年节社火
里，还有车鼓表演。由古代战车衍
生而来的车，大鼓咚咚于上，车轮
滚滚于下，犹如破阵。如果逢缘，
我倒是颇想随着熙熙攘攘的人
流，观看一番。

二

直到如今，每当馥郁的草木
气息袭来，顿感天地间无限的生
气周流弥漫时，我总是忆起在绛
守居园池的难忘一日，其时临水
久坐，观照静影，而四周翠意淋
漓，中心颇多感悟。

八点钟的光束，浮动在绛州
静谧的隋朝花园里。

我漫步到东园，回望着子午
梁中的空间层次，一丘一水一亭
一台便愈觉丰富而灵动。据传是
宋代富弼嵩巫亭旧址上的攒尖顶
圆亭，早春总从迎春花鹅黄的呐
喊里冒出来。而眼下繁英早落的

桃树，已吐出诱人的小青桃来，点
点鲜红的桑葚衬着油碧叶子，禽
鸟啼梭其间不亦悦乎？只道是人
在画中游，又到哪里去寻觅丹青
妙手呢？迂曲水塘对面的缓坡上，
翠柏与浓荫古槐也是群鸟的乐
土。你在水边静坐，会渐觉那鸟啼
格外精神，园中的空间仿佛中国
画上的留白，天地的生气拂拂流
动，实境清而空景现，一时让人要
临风举袂，神游其中，几处飞檐，
俨然是奔驰的音乐韵律的瞬间凝
结与观照。《诗》云“如鸟斯革，如
翚斯飞”，大房顶、高台基的中国
宫室，在象征天、地、人和之中，檐
角飞驰翘立，透露出宇宙的无限
生机意态。钱穆先生说，体用不
二，目击道存。对中国人来说，万
象均是一动，只是一动，此一动，
谓之易。我脚下的水波微微荡开，
此时再看绛守居园池，毋宁说是
一首妙造自然的诗吧。然而坐得
久了，园中的桑树水鸟啊，一切又
与我之影，我之心深相映照，如果
冬天大雪覆盖时，来看叠石的棱
角与线纹，岂不写意吗？踏雪登上
那“致虚守静、吾以观复”的静观
楼，沿池岸自然流动的曲线，遥忆
望月台的天心月圆，岛中亭的玄
意悠远，苍塘风堤的烟霞生灭，又
是一番宇宙境界。再若擎火来照，
满园草树山石一部分隐没，一部
分突显，来喻心灵的抉择，虚实中
不更见山水真精神，见出观看山
水的“我”之真品格吗？鸢飞鱼跃
在我心，渊深静寂亦在我心。古与
今，己与群，你我的“心”与天机竟
如此契合而四通八达。此时再看
绛守居园池，俨然胸中丘壑，布满
了创造的光芒。

自觉耽搁了时辰，我连忙返回
洄莲轩。男孩却依旧和绿颈鸭逗
弄，母亲已回来，微笑着在阁边扶
栏休息。静园最耐人留，老画家凝
神毫墨之间，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似
的。栏杆、树枝的光影韵律中，洄莲
轩的传统疏窗，似乎将自己隔成独
立的一间，又与大自然息息相通，
于是清风在隔与不隔，在人文与自
然之间迂回萦绕。园有虎豹门通向
本为一体的绛州衙署，整座园池，
便也是绛州大堂的一扇疏窗了。此
时风声让人心领神会，为什么中国
人喜在山峰设一小亭，那时更是万
象吞吐，入我怀抱，我与天地相往
来啊。我绕着象征佛家净土的莲花
池徘徊，才入夏，芙蓉尚未玉立，嗅
不到藕香，但望着“一泉西北来”的
刻石，遥想当年的滚珠溅玉，砰，
砰，我耳边响起太守和宾客棋子落
石桌的声音，不正与时起的轩风，
飒飒的竹声相呼应吗？如果当阁吟
诵一篇《绛守居园池记》，也是件快
意的事了。

始建于隋的这座街府花园，
因唐朝刺史樊宗师作记，为后世
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与乐趣“正西
曰白滨，荟深梨，素女雪舞百佾。
水翠披……”

绛守居园池从隋唐的自然山
水园林，到宋一变为建筑山水园
林，如范仲淹《居园池》诗“绛台使
君府，亭台参园圃。一泉西北来，
群峰高下睹”，再转迁为明清写意
山水园林，亭台水草几经盛衰，悄
悄见证了北方园林的演变史。

人迹静，园草依旧绿幽幽，如
之何？

过 绛 州

□苏耘

盐湖千载，
阅尽春色皑雪，
岂一个“曾经”了得？
满满的更替兴衰。

芦苇沙沙，
红唇扑棱，
啄不尽盐虾水草，
说不完相传流连。

看今日蝶变，
鳞波化浪，
坦途笛鸣车忙，
好一派新纪元风光。

俱往矣，
时空升旋，
棹起帆扬潮汹涌，
湖山连天入云端。

池神庙遐思

□晓寒

小时候
童年藏在小人书里
如同一只只羊羔
啃着青青岁月
稚嫩的目光
望着山那边

长大后，一不留神
童年在指缝间走失
小人书的主人公
也长成大人
灰姑娘和王子
只能住在记忆的童话中

后来
每一次站在书摊前
却发现自己并没长高
踮起脚尖，也看不到

童年的内容

贝壳

瞳孔 失神
空空张望
张望远去的帆
远去的青春
一道道皱纹
华年 沧桑

丰腴的梦
曾饱满你的流年
爱的内涵里

一颗珍珠般的心
干净一份情怀
惊涛骇浪
打磨圆润的心事
床头的一盏灯
夜夜
点亮熠熠生辉的思念

如今
沙滩上
是谁
留下一声
空叹
寻找，爱的声音

金色的乡愁

故园的银杏叶黄了
金灿灿的
亮了母亲的眼
银杏叶是味保健好茶
母亲把树下扫得干干净净
等叶落

朴素的母亲
朴素的口味
母亲 夕辉下的银杏树
我捡起一枚落叶
悄悄放进钱夹
这样
无论脚步走的多远
也能把金色的乡愁

富裕的乡愁
时刻带在身边

小人书（外二首）


